
13版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程建华 E—mail:158050557@qq.com月光城

女孩到我办公室报到时，我第一眼便
喜欢上了她，像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
恬静而优雅。那天，北风卷帘，她姗姗而
来，按照部室主任的安排，在我旁边轻轻落
座，犹如一朵梅花，静静绽放在冬日。

我抑制不住惊喜，因为领导让她跟我
后面实习。当日，同事便戏谑我收了一个
绝好的“关门弟子”。

我称呼她为雨儿。她有着名牌大学的
硕士头衔，身材高挑，容颜姣好，举手投
足尽显高雅大方。

如此邻家女孩，谁不喜欢？于我，则
期待着璞玉的雕琢。

最初，我让她写一篇入职感想，交稿
时，我眼前一亮，她用一首《七律》提纲
挈领，别具一格。我平时也酷爱古诗词，
因没有受过专业指导，上不得台面，仅能
自娱自乐。

细品雨儿作品，文辞优美，新颖别
致，从古体七律角度来说虽然不够严谨，
但瑕不掩瑜。

我试着将稿件投向上级单位，并希望
能在总部网站上稿。当晚，文章就发出来
了，同事们纷纷点赞。我暗自窃喜。这些
年，我一直兼职部门通讯员，由于年龄渐
长，撰稿和核稿已是力不从心，我想寻

“接班人”。
众里寻她千百度，今天，她就这样出

现在我的面前。
自此，我把大家投来的稿件都交与她

修改。雨儿改得很认真，仔细到每一个标
点符号。而且，她修改的每一篇稿子都发
给我再审，对于意见不同之处，她还追根
究底。

渐渐地，我们的上稿率日趋攀升。
我有意磨砺她，让她独立提炼财务

领域亮点经验，因为缺少工作经历，内
容稍显苍白。其实这个我一点不担心，
她，宛如白纸，假以时日，就会描摹出
精美的画卷。

由于工作需要，我每月都要审核汇总
大量的Excel表格，对于菜鸟级别的我来
说，反复的复制粘贴让人厌烦。更让我崩
溃的是，长时间从事机械化的操作，会产
生视觉疲劳，容易错行。

雨儿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玉指闲
敲，便轻松地破解了我的难题。她把Excel
用得出神入化，设置好函数公式，巧用指
令将所有表格联系起来，取数又快又准。

这效率，我惊呆了。
时值年末，财务人最繁忙时刻，其他

同事也纷纷将制表等诸多事项交付与她。
而她从不拒绝，就那样静静端坐在电脑桌
旁，紧盯银屏，或冥思，或打字，细长的
手指敲出一张张完美的答卷。

让我惊艳的还有她的自律和勤快。财
务女同事多，下班午休时刻，经常分享美
食，包括奶茶、油炸、烧烤等食品。雨儿似
乎不同，无论怎么诱惑，她只是浅浅一笑，
摇手婉拒，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但这是一位接地气的“仙子”，每天
几乎都是最早来，最迟走。只要有她在，
办公室地面总是干干净净，水瓶全都装满
了热水。

只俩月，雨儿用她的才情、勤快、谦
逊赢得上上下下一片赞誉。

时光弹指飞逝，很快，她的职场生涯
迎来农历第一个新年。大年初七清晨，大
雪不期而遇，入目皆银装素裹，漫天雪花
似蝶乱飞，丝毫没有止住迹象。路上，积
雪已没入脚踝，我一瘸一拐地缓慢行走。
从我家到公司步行平时只需十来分钟，这
次我却用了近一倍的时间。我没看到雨
儿，寻思她今天不太可能来了，毕竟住得
很远，且交通不便，她平时都是骑电瓶车
上下班。

约莫九点时分，雨儿推门而入，双颊
绯红，幽幽细喘。我很惊诧，问她如何来
的，她轻言：“走来的。”走来的？这么远
的路，积雪厚重，我这么近尚且步履艰
难，她的路程是我的十倍啊！我的心里满
是怜惜，这孩子太实诚了。

临近中午，大雪仍纷纷扬扬，没法回
家了，我和雨儿准备在食堂解决午餐。

我们撑伞缓缓而行，一群扛着铁锹的
人迎面走来。莫非绿色通道就是这群人铲
出来的？我还在思忖，旁边的雨儿突然叫
起来：“爸爸，雪这么大，你怎么不戴帽
子啊？”说着，飞快跑向行进的队伍，上
前拉住一个中年男子，拂去他头上的雪
花，然后轻轻将连衣帽帮他戴好。她浅
浅地笑着，如幽兰初绽，新月生辉。德
才兼备的女孩已足以令人刮目，对父母
亲人还如此细致体贴，温情相待。温馨
的一幕使我的心似乎被什么触碰到，眼前
竟有些模糊。

雪，还在温柔地飘洒，周围一片洁
白，眼前的雨儿愈发纯净。

雨 儿
曹环琴

旧事浮在心头，隔了多年，竟越发清晰如明镜。
少时吃过的杀猪饭，颇有传奇之状。连续几年，家里养

猪总不顺遂，买的小猪不是被黑心生意人灌了水泥，就是病
恹恹地死掉。有一年，似乎时来运转，养猪出奇顺当。这年
开春时，父亲从麒麟街买回一只黑毛猪仔，到腊月它就膘肥
肉厚了，几乎连站都站不稳。

农家人除了渴盼庄稼种得好，也盼年猪养得肥壮。一头
猪养个两三百公斤，被视为喜事。年猪大多是黑毛猪，喂养
的饲料为稻壳绞碎的，还时时配以野菜，可谓纯绿色，这样
的猪肉不腥臊，烧菜味正香浓。杀年猪，自然是一桩大事，
主人家要请亲友来吃文好的猪头肉，猪下水也分送一些。

眼看再过几天，就到了农历小年。家里请来贾屠夫，烧
了一锅又一锅滚开水。养肥的这只黑毛猪，将近一百五十公
斤。贾屠夫左看看右看看，竖起大拇指。他和带来的帮手，
手脚麻利，点了一支烟，出了点力气，就将一头猪宰了。

父亲很耐心，将肥猪头剔除杂毛，连骨头带肉放入锅
中。整整一大柴火锅，不断地添水。火到猪头烂，文上三四
个小时，起锅了，拣一块，入嘴里黏乎乎的。照例，当天请
了一帮亲友来吃杀猪饭。杀猪饭除了猪头肉，还有炒猪肝，
以及用猪血、汆肉做的水碗，以及肉烧千张或生腐之类。那
年月，吃杀猪饭可谓解了嘴馋，喝酒的人津津有味。

晚饭后，屠夫歪歪斜斜地哼着小调，与打下手的回了
家，亲戚也都三三两两散了。门前空地上，那一大摊血迹未
干。这猪血浪费得令人心疼。原因在于屠刀入喉的那一瞬，
血喷得长而急，屠夫少有的慌了一下神，他朝打下手的喊：
快挪盆！接猪血的木盆，里里外外都染了血。

血腥味从村南头弥漫开来。乡村的冬夜，静得只听见冷
风时不时拨拉一下窗户纸。深夜十二点左右，急切的呼喊惊
醒了父母。是住在隔壁一栋房子的奶奶，她在喊我父亲的名
字，说“水鬼”跑到她屋里了。

我也从睡梦中醒来，听到“水鬼”两个字，整个人往被
窝里蜷缩。听见父母拉门、关门的声音。凌乱的脚步声加上
东西撞墙的轰隆声，在深夜里传来，叫人愈加胆战。村南村
北的狗胡乱叫着，整个村子似乎都不安了。

过了一会，却安静了，我极力捕捉屋外的声音，以为没
事了，蓦地听见父亲说：“人手不够，你去喊几个人。”母亲
应了一声，相邻的方叔一家很快被喊来了。“堵住！堵住！”

“快！快！”折腾两三个小时后，大人们声音变弱了，尔后一
切复归平静。父母亲都回屋了。我问了几句，只知道一个比
野猫大的动物，蹿到奶奶屋里，偷吃鸡窝里的老母鸡，几个
人费了老大劲才把它逮住。

昏昏沉沉中我又睡去。次日一大早，窗外人声嘈杂。门
前围了许多人，叔爹、高伯、方叔等人七嘴八舌。有的说是
水獭，有的说是山上跑来的，有的说水鬼就长这样啊。此
前，村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
判定这畜生是嗅到血腥气偷偷来的。奶奶很难过，为她辛辛
苦苦养的老母鸡，年岁相仿的几位老人，一边安慰一边毫不
厌烦地听着她说了几遍的冬夜遭遇：

半夜里，熟睡的奶奶被一阵“唉哟、唉哟”的鸡叫惊
醒，她拉开灯，看到一只猫一样的畜生咬死了一只老母鸡，
伸手举起床边的拐棍就打，哪知这畜生“嗖”地一下就躲开
了。奶奶追着它，它飞一样地跳到屋梁上。她够不着，只好
喊我的父亲。

父母赶过去后，用棍子赶来赶去也无济于事。它冲
人发威，还露了尖利的牙齿，尾巴随着摇摆的频次增
多，越来越大，肿胀得碗口一样粗；四脚的爪子抓得墙

壁“簌簌”地落灰。幸好隔壁方叔
几个人赶来，用长竹篙将它驱到土
坯砌的鸡窝里，里面剩余的鸡已被
奶奶放出来了。鸡窝出口被堵死，
畜生的脖子被铁叉叉住，几个人合
力才逮住它。

后来，那动物被送走了。到底是
什么动物？一直未有人告知。多年
后，我方有感知，那些乡村的日子，
一个个向我作了别，再也未返。村子
如一株大树，不堪岁月而零落了。留
下来的人，屈指可数。奶奶，叔爹，
父亲，方叔，高伯，屠夫，等等，都
一一过世了。曾经热热闹闹的杀猪
饭，不复再有。

杀猪饭
羊咬鱼

小村冬雪 汤青 摄


